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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慧网】沈阳市法轮功学员赵淑云，因为信仰，实践真、善、忍，提升自己的道德修为与境界，赵淑云竟然被四次绑架、关押迫害，每一次被迫害得九死一生！九年多的时间，三千多个日日夜夜，分分秒秒都伴随着凌辱、谩骂、拳打脚踢和各种各样的酷刑。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因参加户外炼功，被撬门入室绑架，被迫害成“活死人”。








二零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因参加户外炼功，被沈阳市大东区610伙同通辽市610几十人闯入通辽市建行小区：上午十一点左右，一群黑乎乎的便衣，声称“我们是沈阳市610的，一会又说我们是通辽市610和派出所的，找你核实情况。”我（赵淑云）向楼下望去，前后院内外黑压压被持枪的便衣围得水泄不通。敲了很久我一直没给开门，他们就找来一个开锁的人把门撬开闯入室内。我大声呵斥：“不许私闯民宅。”


我把窗户打开对着窗外大声喊：“市民们看呐，这群便衣警察来骚扰小区安定了，又要迫害炼法轮功的修真善忍的好人啦！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炼法轮功的无罪，是做好人的。看清它们，不要被欺骗。”


他们一拥而上一大帮人像野兽一样抓住我的头发，拽住衣领把我踢倒在地，掏出匕首大声呵斥：“不许喊！”我仍然喊法轮大法好，谁迫害大法弟子谁有罪。四五个人把我的嘴用胶带封住十几圈，把我踩倒在地，一帮人在屋里抄家。电脑主机、所有的大法书还有刚取出的九千多元钱和存折全部抄走，把师父的法像踩在地上，门锁撬坏。门也没给锁，就把我用头套套上脑袋，铐上手铐在背后，他们把我连拖带拽的拖到楼下，使劲踹我，我不配合他们，就不往车里进。车上的警察抓住我的头发、手就往车上拽，车下的警察就把我往车上推。


我的腰被踹得都不能动了，他们强行把我塞进车里。开车五个多小时到深夜，把我拉到一个不知名的医院。


一个多月后，我家孩子来我家时，才发现门锁全坏，门一直半开着，室内东西被窃空，孩子就到派出所报案，才得知自己的母亲又被无故绑架。在这期间警察一直没有通知我的家人。


到了那家医院强行体检后，把我关入沈阳市肇化第一看守所四零六房间。每天强制提审加害，因一切不配合而多次被迫害得昏迷。每次提审从早上到深夜；又强行以嫌疑犯的罪名签字加害。十几个男犯人强行把我打倒在地按手印，我警告他们：“大法弟子无罪，我师父无罪。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大法是正法，不是邪教。必须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清白。善恶必报是天理，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他们见我不配合，就把我打得昏迷过去，几个小时醒过来之后，我也不知是怎么回的牢房，对于其他情况也一概不知。一个好心的犯人一直守在我身边，她告诉我说我的衣服和手上都是血，我一看黑黑的油墨才知道他们强行让我按了手印。


在监号里，我发现很多犯人也都是被冤枉进来的，那里边也有好人，我就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其中一个铺头是信佛的，每天很愿意和我沟通。她说：“我觉得法轮功都是好人，根本没做任何坏事。”先后进来的犯人都明白大法真相，她们都说你炼功干什么的我们都不管，我们都没资格管你，你们都是好人，你们没有犯罪。在当时的环境下，她们能正面地摆放自己的位置，我为她们高兴。我每天喊大法好，她们就小声跟着喊，她们学会背很多首大法师父的《洪吟》！


七月二十九日，检察院下达批捕，强迫我在批捕上签字。我郑重地告诉检察院来的人：“你们强制我签字我有几个条件，检察院必须答复我几个条件。”他们说什么条件？我说一句你写一句，“我的手叫610打坏了，不能写字，610绑我，把我打出心脏病了，心脏每天疼痛每夜都不能入睡，血压也高了，眼睛也看不清东西了，耳朵也打坏了，听不清声音。610必须无条件给我检查身体，在此期间如果我有生命危险，国保大队必须负责任。”我说你就按我说的写吧：“我是大法弟子，是李洪志的弟子。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法轮功无罪，大法无罪，我师父无罪，大法弟子无罪，法轮功不是邪教，是正法，还我师父清白，还大法弟子清白，把法轮功定为邪教是历史上最大的冤枉。必须无条件无罪释放所有大法弟子回家，释放我回家。”我让她给我照念一遍，我说你们答应我把这些字一字不漏上交层层司法机关，上交中央国务院，这就是我的回复。


两个月之后，大约九、十月份左右，来体检了，法医的仪器上的彩超、心电图放出黑乎乎的乱七八糟的一堆堆的条文。我当场质问：“我虽然不是搞医的，但我的心电图和彩超为什么那么乱，我的心脏有什么问题吗？”她说：“你原来（转下页）    （接上页） 有过心脏病吧。”我说：“没有啊，是610打的，我被他们打后整夜整夜睡不着觉，有时刚要睡着，心脏就跳得厉害，全身虚脱，疼痛得控制不住。” 后来我被调到四零七房间。


我知道与我在这里相遇的也都是有缘的人，我用大法赋予我的智慧证实法，对不断进来的人我都给她们讲大法真相，告诉她们退出邪恶的党团队，与共产党切割，可得到神的护佑。


一天半夜发完正念，我喊了几句话。警察惊恐万分地把我用铐子镣子强行铐上，另一警察把两个一号电棍（两尺多长）随手挂在床头，牢头拿起挂在床头的电棍，电棍放出兰红两种火舌直喷，它就朝我左胸肋冲过来。我的脚左移立住站稳，用戴着铐子的右手去抓电棍头，左手向电棍的西南方向推去，他的胳膊向后退，又将冒着火舌的电棍向我左前胸电过来，我左手用力去抓电棍的尾端，右手伸出去抓电棍的头，他再次退了一下，猛然打大火力，火舌喷得更远，刹那我左右手同时去抓电棍的火舌、瞬间电棍被撅成圆弧形，电棍“轰”的一声巨响爆了，玻璃管粉末和电阻丝都脱落成很长的几段在地上，电棍冒着浓浓的黑烟，弥漫着整个房间。在场的牢头们“啊”一声，都倒退几步，几乎摔倒在地上，乱作一团，把屋里的二号铁床撞得直摇，其他的帮凶把电棍扔在地上，不知所措。我继续喊“法正乾坤，邪恶全灭，法正天地，现世现报，迫害大法弟子遭恶报，保护大法弟子得福报，立即无条件放我出去……”


这时一个恶警叫来帮凶犯人，还有那些恶警弄来一个四个角都结好的破布单子把我推倒在布单子上，恶人们举起布单子四角将我向下翻扣到地上，用比鸡蛋大的大铁球朝我的左肋右下侧打下去，肋骨当时就塌下去了，左肋骨断裂，我当时喘不过来气晕过去了。我当时想无论怎么迫害我，我一定要活着出去。我醒来后，他们见我没有死，我的脸、鼻子被摔破，耳朵听不见声音，大脑嗡嗡地响，眼睛看不清东西，他们把我抬回到七号牢房。


大约十一月份的一天，一天晚上人们睡到深夜，突然我感到胳膊很疼很凉，像有针扎一样，我猛然醒来，看到自己怎么躺在房间门口的地上，有几个穿白大褂的狱医，头顶上有挂着吊瓶的杆子还有吊瓶输液袋里是浓酱色的几个输液袋。自己怎么躺在牢房门口的地上，胳膊上还打着输液的针。


每个礼拜一都要被绑架到警车上戴上犯人病号的手脚相连的镣子去二四二医院。要三四个小时才到二四二医院住院处。一次他们把我塞进警车送进二四二医院住院处，二四二医院高至五至六层楼，好大的范围，医院设备齐全，应有尽有，当时对我进行了心脏、脑CT、B超、X光等等一切检查，拍照后说我心脏有病。


体检后把我推进警车送到二四二住院处。强行绑到死人床上用胶带封住嘴给我强行打针，每次要打三四个小时。几天之后我感觉神经出了问题，大脑也有些迟钝，思维能力下降，眼直口干，不能喝水，不能吃饭，吃饭漏饭粒，淌口水，最后不能睡觉，口干渴，大小便失禁，心脏急速跳动，说话发不出声音来，最后达到痴呆无记忆，心难受得如刀绞，冒虚汗。当我时而清醒一些时我质问他们：你们这不是要活摘器官吗？穿白大褂的人手拿着病例退了几步站不稳。我告诉他们活摘大法弟子器官是这个星球最大的罪恶，谁操控谁参与谁指使的老天一个都不会放过的，善恶必报是天理。


我被迫害得不省人事，血液仿佛凝固了，警察就说我是疯子，是精神病。最后他们真的把我送到辽宁省精神病院去，当着医生、专家的面污蔑说我是疯子、是精神病。


到精神病院时，我已经被迫害得奄奄一息，不能吃、不能喝，也不能直立行走，神智不清；成了一个活死人，警察才通知我的家属把我接回了家。回家后不能自理。


赵淑云老人被关入沈阳市肇化第一看守所及二四二医院住院处和精神病院是一年的时间（差一天一年），加上三次被非法劳教，总共是九年零三个月。在这九年多的时间里，赵淑云老人经历了人间地狱般的种种酷刑折磨，不仅给她的身体和精神造成极大的伤害，同时也给她的家庭带来很多伤害；给孩子的心理也带来极大的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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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淑云几次被绑架关押、在马三家劳教期间，赵淑云女士遭到非人般的凌辱、殴打、地牢、大雪埋，乃至“大挂”、“飞机挂”、电棍、五马分尸等一系列的迫害！


赵淑云遭受恶警对其和法轮功学员迫害时，不是消极的承受而是找到马三家教养院管理法轮功的政委王乃民、及队长苏静，对殴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为首的张秀荣，还有她指使狱警汤燕、马晓丹、何燕祥，牢霸武强等十几个毒打、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警进行控告。来维护自己及法轮功学员信仰的自由，来证实法轮功的美好，令邪恶胆寒。◇











中共酷刑示意图：冷冻雪埋





中共监狱酷刑：抻床（“五马分尸”）








